智者的任務
（1）

今天的開示是有關第三聖諦──苦滅聖諦（dukkhanirodha§ ariyasacca§），即證悟涅槃、阿羅漢道果──的六堂開示的第四堂。今天，我們要比照地探討涅槃與生死輪迴。

（2）

如果研究佛法，我們便會了解究竟法（paramattha dhamma）有四種：

1. 心（citta）

2. 心所（cetasika）

3. 色（råpa）
4. 涅槃（Nibbàna）

為了了知第四種究竟法──涅槃，我們必須了知首三種究竟法，也就是名法（nàma）與色法（råpa）。
（3）

究竟法顯然無法透過言語來完整地描述，因為語言依靠世俗諦（sammuti）、概念（pa¤¤atti）與世俗語（vohàra）。儘管語言的種種不足，佛陀本身仍然以種種方式來討論與形容究竟法。對於涅槃與阿羅漢道果，佛陀也以種種方式來形容，例如透過隱喻。我們已經看見他形容證悟涅槃（阿羅漢道果）為：
· 至上聖慧（Paramà Ariyà Pa¤¤à）

· 至高法（Agga Dhamma）

· 至上聖諦（Parama§ Ariya Sacca§）

· 目的地（paràyana§）

· 至上樂（Parama§ Sukha§）

· 不死（Amata）

· 世界的盡頭（Lokassa Anta§）

· 覺悟之境（Buddho）

· 已訓服之境（Banto）

· 寂靜之境（Santo）

· 已越渡之境（Tiõõo）

（4）

事實上，「涅槃」這一詞本身便是一個隱喻，因為它直接的意思是「熄滅」，就像火或燈火熄滅。佛陀也採用其他隱喻，例如他解釋：

「諸比丘，我將教導你們涅槃，以及導向涅槃之道。」

他也解釋：

「諸比丘，我將教導你們無漏（Anàsava§），以及導向無漏之道。

· 彼岸（Pàra§）
· 微細（Nipuõa§）

· 極難見（Sududdasa§）

· 不老（Ajajjara§）

· 永恆（Dhuva§）

· 不分解（Apalokita§）

· 不顯現（Anidassana§）

· 不增廣（Nippapa¤ca§）

· 殊勝（Paõãta§）

· 吉祥（Siva§）

· 安全（Khema§）

· 美妙（Acchariya§）

· 奇妙（Abbhuta§）

· 無疾（Anãtika§）

· 無病（Abyà​paj​jha§）

· 清淨（Suddhi）

· 解脫（Mutti）

· 無著（anàlayo）

· 島嶼（dãpa§）

· 庇護所（leõa§）

· 保護所（tàõa§）

· 歸依處（saraõa§）……。」

（5）

這許多隱喻都很有激勵性，如果閱讀諸比丘與諸比丘尼對於自己證悟阿羅漢道果的講述，我們能夠看到更有激勵性描述
。他們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描述苦滅，也就是行滅。

佛陀解釋：

「諸比丘，什麼是苦滅聖諦（dukkha nirodha§ ariyasacca§）？

由於無明滅盡（avijjàya tveva asesaviràga nirodhà），行滅盡（saïkhàra nirodho）；

由於行滅盡，識滅盡（saïkhàra nirodhà, vi¤¤àõa nirodho）；

由於識滅盡，名色滅盡（vi¤¤àõa nirodhà, nàmaråpa nirodho）；

由於名色滅盡，六處滅盡（nàmaråpa nirodhà, saëàyatana nanirodho）；

由於六處滅盡，觸滅盡（saëàyatana nirodhà, phassa nirodho）；

由於觸滅盡，受滅盡（phassa nirodhà, vedanà nirodho）；

由於受滅盡，愛滅盡（vedanà nirodhà, taõhà nirodho）；

由於愛滅盡，取滅盡（taõhà nirodhà, upàdàna nirodho）；

由於取滅盡，有滅盡（upàdàna nirodhà, bhava nirodho）；

由於有滅盡，生滅盡（bhava nirodhà, jàti nirodho）；

由於生滅盡，老死、愁、悲、苦、憂、惱滅盡（jàtinirodhà, jaràmaraõa§, soka, parideva, dukkha, domanass, upàyàsà nirujjhanti）。

這便是整個苦蘊的滅盡（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nirodho hoti）。

諸比丘，這是苦滅聖諦。」
這一切行法滅盡的因緣是無明（avijjà）滅盡：智慧（pa¤¤à）。
（6）

接著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這一切行法都必須滅盡？受有什麼錯？名色又有什麼錯？」「『我』有什麼錯？」「『我的』家人有什麼錯？」這些問題會生起是因為無明、不了知第一聖諦：不能夠知見這些行法──生死輪迴──是苦的。

（7）

且讓我們看一看生死輪迴（sa§sàra）。sa§sàra這個名詞源自動詞sa§sàrati，這一詞又源自sa§（同樣地）＋sàrati（繼續下去）＝同樣地繼續下去。一世又一世地繼續下去：

「諸有情急促地來（sattà sandhàvanti），

繼續下去（sa§saranti），

死亡（cavanti），

又再生（upapajjanti）。」

我們一劫又一劫（kappa）地一直這麼做。

（8）

有一次，有位比丘問佛陀一劫有多久。佛陀解釋：

「比丘，假設有座大石山，一由旬長、一由旬闊、一由旬高，既沒有洞，也沒有裂縫：是一大塊堅實的石頭。」

一由旬（yojana）大約七英哩（十一公里）。珠穆郎瑪峰（Mount Everest）只有5.5英哩高（8.9公里），而且山頂是尖的，因此請試一試想像一個比珠穆郎瑪峰大得多的堅實方塊石頭，例如長、闊與高的距離就像從這裡到班底阿濟（Pantai Acheh）
那麼遠。
（9）

「每過一百年，便有個人用一塊迦尸國（Kàsi）的布來輕掃它一下。」

迦尸國的布
是非常精緻的棉花布料，在現代的印度也可以找得到：有人會誤以為它是絲綢。你以這樣精緻的布掃一下自己的手臂時，會有什麼事發生？差不多沒有什麼感覺。那麼，如果你以這樣精緻的布掃一下堅實的石頭，又會有什麼事發生？就像完全沒有效果。如果你每一百年掃一下呢？掃這麼一大塊的石頭？

（10）

「當這大石山如此被磨平消失時，一劫還未結束。比丘，一劫便是這麼長久。比丘，諸劫便是這麼長久：我們已經輪迴不只一劫，我們已經輪迴不只百劫，我們已經輪迴不只千劫，我們已經輪迴不只百千劫。為什麼呢？比丘，生死輪迴的起點是不可知的。」

（11）

佛陀解釋：

「長久以來，諸比丘，你們都在為經歷母親死、父親死、兄弟死、姐妹死兒子死、女兒死、親人死的傷痛，也為失去財富及患上疾病而傷痛。在這漫長的旅途裡經歷這一切傷痛，由於與厭惡者相會及與親愛者別離而痛哭，所流之淚水確實已比四大洋之水來得更多。
為什麼呢？諸比丘，生死輪迴的起點是不可知的。」

（12）

每當親愛的人病重或死亡，我們便感到悲傷。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認為該情況是特別的：我們是特別的。母親因為孩子生病或死亡而感到悲傷，認為她的愛是特別的；鰥夫認為他的愛是特別的。我們認為自己、我們親愛的人及我們的愛是特別的：特別的「我」、特別的「我的」、特別的「我的自我」。緣於無明，我們認為自己的痛苦是特別的，沒有覺察到何時何地都有痛苦發生，更甚的是，它從無始以來便在一切地方發生。我們的痛苦就像沙哈拉沙漠中的一粒沙子那麼的特別。是的，每一粒沙子都有不同的形狀，然而它們都是沙子。

（13）

佛陀解釋，在這無盡的生死輪迴裡，我們一時投生到這裡，一時投生到那裡：

「諸比丘，猶如被拋上空中的一枝棍杖，掉下來時，有時頭部先著地，有時中間先著地，有時尾端先著地。同樣地，被無明蒙蔽及被貪愛束縛的諸有情，從這一界去到另一界，又從另一界來到這一界地來來去去。其因何在？

諸比丘，因為生死輪迴的起點不可知。為無明蒙蔽、為貪愛束縛的諸有情在這生死輪迴來來去去的起點是不可知的。所以，諸比丘，長久以來你們都在受盡痛苦、劇痛與厄難，把墳場都給填滿了，的確長久得足以令你們厭離一切有為法，長久得足以令你們捨離它們，以獲取解脫。」

（14）

佛陀說的是真的嗎？如果我們坐在電視箱前，看到戰鬥機轟炸世間的某一個城市，如果我們看到難民家庭在逃亡，如果我們看到遭遇飢荒的人們在摸索食物，以及看到世間某處的災難情景，我們是否能夠說：「請把餅乾傳遞過來。」「嗯！你在哪裡買這餅乾？喔，是你自己烘烤的！（以及其他有關美味的餅乾的談話。）」？如果我們走進醫院，看見一排排的病床，躺著病危垂死的男人、女人與小孩（可能是我們的親人之一，或朋友），如果我們看見一大隊的哭喪者跟在每一個或大或小的棺材後面前往火葬場（可能是我們的親人之一，或朋友），如果我們看見老人、瞎子、畸形的人、啞巴與殘廢的人，勉強地生存下去，勉強地裝出快樂的樣子（可能是我們的親人之一，或朋友），我們是否能夠說：「多麼美麗的夕陽！喔，但願我有帶照相機來！」或說：「喔，生命真美妙！愛情真美妙！大自然真美妙！」或說：「噢，我是多麼的快樂！我那美麗的女兒生了世上最可愛的雙胞胎兒！現在我升級做婆婆了！這不是很美妙嗎！！！」

（15）

有人會認為我們不應該這麼說，然而我們卻會這麼想與說，而且我們的確這麼想與說：一直都是如此。生死輪迴的粗顯情況可能會影響我們，但並不會久：很快地，眼、耳、鼻、舌、身、意及「我！」、「我的！」與「我自己！」便會呼喚，那時我們便會忘記我們親愛的子孫只是行法而已：老、病與死之行法。魔王在彈著他的曲子，我們則快樂地跳舞，跳回最黑暗的無明。

（16）

有一次，有些喝醉酒的女人來見佛陀，在佛陀面前跳舞及咯咯笑得好像女學生一樣。佛陀運用神通力使得黑暗降臨，說道：

〔世間〕常在燃燒，
為何還有歡笑？
為何還有喜悅？
被黑暗覆蔽時，
為何不尋明燈？（padãpa§ na gavessatha?）
燃燒著的是貪瞋痴，黑暗則是生死輪迴。

（17）

佛陀分析生死輪迴：

「此所生（idha jàta）、此成長（bhåta）、此所作（kata）、此有為（saïkhata）。」

我們剛見他也稱之為「整個苦蘊」。

至於生死輪迴的終止？涅槃？佛陀解釋：

「有不生（Ajàta§）、不成長（Abhåta§）、無作（Akata§）、無為（Asaïkhata§）。」

（18）

生死輪迴是三種有為（saïkhata）究竟法：

1. 心

2. 心所

3. 色

在它們之外的是涅槃──第四種究竟法，這是無為法（asaïkhata）。

佛陀解釋，就只因為生死輪迴與涅槃是不能共存且獨特的，因此才有解脫苦的可能：

「若無此不生、不成長、無作、無為，解脫此所生、此成長、此所作、此有為便不為人所知。但是因為有不生、不成長、無作、無為，便可能解脫此所生、此成長、此所作、此有為。」

（19）

換句話說，除非有與有為法不能共存的無為法，否則不可能解脫有為法。事實上這是很簡單的，不是嗎？人們會溺斃是因為他們不能脫離水去到無水的乾地。因此，佛陀說及此岸（tãra），即生死輪迴，以及彼岸（pàra），即涅槃。佛陀一而再地解釋它們的不共存性，例如：

「他已超越了（泥濘、危險及愚痴的生死輪迴）而到達彼岸，他禪修且心寂靜無疑，透過無著證悟了涅槃，我稱此人為婆羅門。」

這是很簡單的：濕不是乾，乾不是濕；黑暗不是光明，光明不是黑暗：它們是對立的。

（20）

佛陀繼續解釋涅槃：

「的確有無地（neva pathavã）、無水（na àpo）、無火（na tejo）又無風（na vàyo）之處（àyatana）。」

正如之前所討論的，涅槃是第六個外處（法處），由第六內處（意處）所識知。但它並無色（地、水、火、風）。

（21）

接著佛陀解釋涅槃並不是

1. 空無邊處

2. 識無邊處

3. 無所有處

4. 非想非非想處

這是四無色禪：名法。如果研讀佛陀對我們對涅槃產生奇異的想法的分析，便可見到在許多時候是因為我們心懷邪見來培育禪那
。透過禪那，心變得異常寧靜，充滿無量光明，這會導致我們誤以為它是涅槃，想像它為融入原來的心等等。

（22）

這種錯誤的想像甚至會導致我們誤以為涅槃並不是獨特的，而是潛藏在生死輪迴裡，誤以為它們實為一體（互相包含的）：這當然是一種很甜美的想法，因為這樣一來我們便能夠魚與熊掌兩者兼得
。接著我們聲稱自己已經證悟，同時又享受凡俗的欲樂：我們可以是破佛陀的戒律的阿羅漢：「我已經放下的木筏！不再執著愚蠢的小小戒！我已經超越了一切！」

唉！這是迷幻的快樂，因為這甜美的想法是名法，是有為法：「無為的名法」這一詞是自相矛盾的。會產生這種愚痴是因為樂於生死輪迴，對第一聖諦無明。但阿羅漢是智者。他了知涅槃是獨特的，了知它既無色法又無名法，因為名色法兩者都是行法，是生死輪迴。簡而言之，阿羅漢了知涅槃是涅槃，生死輪迴是生死輪迴，這兩者是永遠不可能相會的。

（23）

接著佛陀解釋涅槃是：

「其中沒有這世界（nàya§ loko），沒有其他世界（na paraloko），也沒有日月兩者（na ubho candimasåriyà）。」

獨特地無名無色，涅槃超越這世界、其他世界及東南西北的（在無邊世界裡也分不出什麼四維）任何星球或星星。

（24）

接著佛陀解釋：

「我稱此為不來（neva àgati§）、不去（na gati§）、不住（na ñhiti§）、不死（na cuti§）、不再生（na upapatti§）。」

涅槃是生（來到世間）與死（離開世間）的盡頭；雖然涅槃是生死輪迴的盡頭，我們不可誤以為它是我們將會永遠地存在的終點：連存在也沒有。無量這個度量並不適用於涅槃，因為涅槃是不能夠度量的。

（25）

接著佛陀解釋涅槃是：

「無成立（appatiññha§）、無相續（appavatta§）、無所緣（anàrammaõa​）。」

涅槃並不成立於其他法；涅槃超越時間，意思是相續並不適用於它；雖然涅槃是可被心識知的所緣（目標），它本身並無所緣，因為它既沒有名法，也沒有色法：它本身是獨特的究竟法，與其他三種究竟法完全不同。

（26）

最後，佛陀解釋：

「這是苦的盡頭（esevanto dukkhassa）。」

涅槃是苦的盡頭，也就是生的盡頭，生死輪迴的盡頭。佛陀解釋，不以涅槃為目標是愚人的任務。

（27）

佛陀解釋愚人（bàla）：

「諸比丘，對於（被無明蒙蔽及被貪愛束縛）的愚人，此身已成長。結果有此身及外在名色：因此有這一對
。就只有六處，透過接觸它們（或其中一個），愚人體驗苦樂。」

（28）

過去世的無明與貪愛造成愚人今世的結生識與名色。結果有了他自己的名色（六內處：眼、耳、鼻、舌、身與意）及外在的名色（六外處：色、聲、香、味、觸與法）。這六對是觸及樂受或苦受的緣。

接著佛陀以同樣的字眼來解釋智者。然後他問：

「智者和愚人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29）

佛陀解釋：

「對於愚人，無明還未被捨斷，貪愛還未完全滅盡。為什麼呢？因為愚人並沒有過著為了滅盡苦的梵行生活。因此，身體分解時，愚人去到〔另一個〕身體。去到〔另一個〕身體，他沒有解脫生、老與死。」

緣於持續的無明與貪愛，因此有未來世，有新結生識與名色的諸行：愚人繼續生死輪迴。

（30）

然而，佛陀解釋：

「對於智者，無明已被捨斷，貪愛已完全滅盡。為什麼呢？因為智者已過著為了滅盡苦的梵行生活。因此，身體分解時，智者不去到〔另一個〕身體。不去到〔另一個〕身體，他已經解脫生、老與死。」
透過證悟涅槃，人成為阿羅漢（智者），意思是不再有未來世，不再有新結生識與名色的諸行：智者停止生死輪迴。

（31）

這是很直接的事，我們可以從瞿低迦尊者（Ven. Godhika）
的例子來了解。在他般涅槃（parinibbàna）後，佛陀及一些比丘去到他的僧舍。在該處，佛陀見到一團黑雲四處移動，因而解釋：

「諸比丘，那便是邪惡的魔王，正在尋找瞿低迦族人的識，心想：『瞿低迦族人的識（vi¤¤àõa§）在哪裡成立（patiññhita§）？』」

阿羅漢般涅槃便是說他沒有一個識在另一世、另一組名色、另一組六處裡成立。因此，佛陀向那些比丘解釋：

「以無成立（appatiññhitena）的識，諸比丘，瞿低迦族人已般涅槃。」

（32）

然而，繼續活著的阿羅漢又是如何？舉例而言，佛陀便（在成阿羅漢後）活了四十五年。佛陀解釋，涅槃有兩種：

「諸比丘，這兩者是涅槃界（Nibbàna dhàtu）。是哪兩者？有餘涅槃界（sa-upàdisesà ca Nibbàna dhàtu）與無餘涅槃界（an-upàdisesà ca Nibbàna dhàtu）。」

（33）

接著，佛陀解釋第一種涅槃：

「在此，諸比丘，有比丘是阿羅漢。五根
依然成立（tiññhanteva pa¤cindriyàni）於他，透過這五根，他體驗樂受與苦受，經歷苦樂。」

這就跟佛陀解釋智者的一樣：正如愚人體驗樂受與苦受，智者也一樣體驗樂受與苦受。佛陀解釋：

「於他〔該智者〕，諸比丘，貪瞋痴的滅盡稱為『有餘涅槃界』。」

第一次證悟的涅槃是無明滅盡。我們稱之為部分的涅槃。

（34）

接著有第二次證入的完全涅槃：

「在此，有比丘是阿羅漢。對於他，此生所感受的一切事物
都不能取樂他：他們已變得清涼（sãti bhavissanti）。這稱為『無餘涅槃界』。」

（35）

這是很直接的，名色法組成世俗所稱的有情並沒有在證悟阿羅漢道果時爆炸化為烏有。除非在證悟阿羅漢道果後立刻死亡
，否則便還會有識、名色存在，也就是還有六處存在，還會透過它們而有觸與受：這一切是佛陀所說的舊業（puràõa kamma）。從他證悟成佛，直到他證入無餘涅槃界（anupàdisesàya nibbàna dhàtuya parinibbàyati）
，也就是他的般涅槃，佛陀也一直帶著他的舊業，透過眼、耳、鼻、舌、身與意體驗觸與受，跟愚人一樣必須體驗它們。但是由於佛陀是阿羅漢，他所體驗的受不再成為行成結生識的緣。佛陀與其他阿羅漢透過身、語、意造作時，並沒有新業（nava kamma）的行法。佛陀解釋：

「由於無明滅盡，行滅盡；

由於行滅盡，識滅盡；

由於識滅盡，名色滅盡〔等等〕。」

（36）

根據佛陀解釋的緣起，如果要有生，便必須有無明。這是為何佛陀與其他任何阿羅漢都不能夠再投生：他們不是愚人，不是嗎？佛陀是智者中的智者。他與其他阿羅漢已經知見生死輪迴、生死輪迴的因、生死輪迴的滅、導向生死輪迴滅之道。由於無明，我們不了知這四法。結果怎樣？苦。

（37）

有一次，有一個婆羅門向佛陀形容生死輪迴之苦
。該婆羅門在森林裡尋找他迷失的十四隻牛時，看見佛陀盤腿坐在一棵樹下、挺直身體、建立正念。他走近佛陀面前，說：

「此沙門肯定沒有十四隻〔迷失〕不見了六日的牛，是故此沙門快樂。

此沙門肯定沒有芝麻病枯、有些剩下一葉、有些剩下兩葉的田園，是故此沙門快樂。

此沙門肯定沒有老鼠在裡面快樂地跳舞、空無的倉庫，是故此沙門快樂。

此沙門肯定沒有七個月以來生滿害蟲的毯子，是故此沙門快樂。

此沙門肯定沒有七個寡婦女兒，有些有一子、有些有二子，是故此沙門快樂。

此沙門肯定沒有用腳踢醒他、滿臉麻子的黃臉婆太太，是故此沙門快樂。

此沙門肯定沒有清晨來找他的債主，罵他：『還錢！還錢！』，是故此沙門快樂。」

（38）

聽到這件事，我們可能會想：「啊，可憐的婆羅門！太不幸了！」我們也可能同情地笑一笑。但是我們卻可能不會想，該婆羅門的悲慘故事便是我們的悲慘故事：這是每個人的悲慘故事。他與我們多數人之間的差別是，他知道生死輪迴是生死輪迴，也了解坐在樹下的沙門是多麼的幸運。

（39）

佛陀向他說了什麼？佛陀是否說：「有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與導向苦滅的道聖諦。」？你們認為怎樣？

那就是佛陀所說的話，因為諸佛永不改調。佛陀描述生死輪迴與涅槃之間的差別、愚人與智者之間的差別：

「婆羅門，我肯定沒有十四隻〔迷失〕不見了六日的牛：婆羅門，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肯定沒有芝麻病枯、有些剩下一葉、有些剩下兩葉的田園：婆羅門，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肯定沒有老鼠在裡面快樂地跳舞、空無的倉庫：婆羅門，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肯定沒有七個月以來生滿害蟲的毯子：婆羅門，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肯定沒有七個寡婦女兒，有些有一子、有些有二子：婆羅門，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肯定沒有用腳踢醒我、滿臉麻子的黃臉婆太太：婆羅門，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肯定沒有清晨來找我的債主，罵我：『還錢！還錢！』：婆羅門，因此我快樂。」
（40）

佛陀的快樂是涅槃與阿羅漢果之樂。這是最清淨之樂，沒有潛藏於其他一切樂的不快樂：它是獨特的，是智者的任務。

謝謝。







� 對於巴利聖典中更多這類的詞語，請讀者參考《導引》（Nettippakaraõa§）的「同義詞分別」（Vevacanahàra Vibhaïgo）。


� 請見第五部古老巴利聖典中的《長老偈》（Thera Gàthà）與《長老尼偈》（Therã Gàthà）。


� 《增支部．立處經》（A.III.II.ii.1 Titthàyatana Sutta）


� 《長部．梵網經》（D.i.1 Brahmajàla Sutta）


� 《相應部．山經》（S.II.IV.i.5 Pabbata Sutta）


� 班底阿濟（Pantai Acheh）：一個魚村的名字，距離開示之處大約十一公里遠。


� 中譯按：又稱為波羅奈城的布。波羅奈城是迦尸國的首都。


� 《相應部．淚水經》（S.II.IV.i.3 Assu Sutta）


� 《相應部‧杖經》（S.II.IV.i.9 Daõóa Sutta）


� 《法句經》第146首偈（Dhp.xi.1 Jarà Vagga）


� 《自說．第三涅槃相應經》（U.viii.3 Tatiya Nibbàna Pañisa§yutta Sutta）


� 《法句經》第414首偈（Dhp.xxvi.32 Bràhmaõa Vagga）


� 《自說．第一涅槃相應經》（U.viii.1 Pañhama Nibbàna Pañisa§yutta Sutta）


� 請參閱佛陀對有關生存的一切邪見的分析──《長部．梵網經》（D.i.1 Brahmajàla Sutta）。


� Have one's cake and eat it（保有糕又吃掉它：譯為魚與熊掌兩者兼得）：在兩種作為只能夠有一種發生時，卻要同時享受兩者的利益：「他要固定的收入，卻不要工作。他不能夠保有糕又吃掉它。」（高階牛津辭典）換句話說，人們不能把糕吃掉又同時繼續擁有它。


� 《相應部．愚人智者經》（S.II.I.ii.9 Bàla-paõóita Sutta）


� 這一對便是六內處與六外處。


� 《相應部．瞿低迦經》（S.I.IV.iii.3 Godhika Sutta）


� 《如是語．涅槃界經》（Iti.ii.8 Nibbàõa Dhàtu Sutta）


� 五根是眼、耳、鼻、舌、身：六處的其中五處。


� 六外處，包括涅槃。


� 就像上述的瞿低迦尊者。


� 《長部．大般涅槃經》（D.ii.3 Mahàparinibbàna Sutta）


� 《增支部．立處經》（A.III.II.ii.1 Titthàyatana Sutta）


� 《相應部．多女經》（S.I.VII.i.10 Bahu Dhãtar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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